
2024年10月24日 星期四 编辑：袁小玉 邮箱：yuanxy123@126.com� �版式：胡雪文 康·人文健04

护士手记

�� “听说器官捐献者是
一名医护人员， 尽管我们
不认识她， 但真的谢谢她
的大爱 ” 。 10 月 18 日下
午， 一名接受移植手术的
尿毒症患者家属感激说道。
肾脏的捐献者， 叫游湘萍，
是来自湖南省湘西自治州

龙山县人民医院的一名护

士， 在临床护理岗位上工
作了 25年。 在完成了人生
中的 “最后一次救死扶
伤”， 游湘萍的生命永远定
格在了 49岁， 但是她捐献
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 ，
却让三名素昧平生的患者

续存了生的希望。
游湘萍 1995年中专毕

业后参加工作， 在龙山县人
民医院临床护理岗位上工作

了 25年， 先后担任骨科护
士长、 门诊部主任， 2020
年担任人事科主任。 工作
30 年来， 游湘萍始终如一
地奉献着自己， 以温柔的双
手抚慰患者的伤痛， 用温暖
的笑容给予患者力量。

她曾无数次熬夜加班，
与医生们一起从死神手中

夺回无数垂危的生命， 日
夜坚守在岗位， 带领护士

姐妹们为患者的健康拼尽全

力。 她对待每一位患者都如
同亲人一般， 细心呵护， 无
微不至； 专业素养和仁爱之
心， 让她成为了患者心中的
好护士， 同事眼中的楷模。

然而 ， 天有不测风云 。
10 月 8 日晚， 游湘萍因骑车
摔倒， 造成严重的颅脑外伤，
在历经 7 个多小时的手术后，
被送至重症医学科 （ICU） 治
疗。 在重症医学科经历了 9
天的治疗后， 游湘萍被宣告
脑死亡。 就在这绝望的时刻，
游湘萍的家属做出了一个震

撼人心的决定———捐献器官，
让她的生命以另一种崇高的

方式延续。
10 月 17 日 ， 这个悲伤

的日子， 游湘萍的生命永远
定格在了 49 岁。 在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器官捐献与获取组

织 （简称 OPO） 办公室和湘
西州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

员的见证下， 游湘萍的家属
完成了器官捐献相关流程。

器官获取手术前， 医院
和红十字会为她举行了庄重

的遗体告别仪式。
手术室外， 同事们怀着

崇敬与悲痛的心情等候、 默

哀、 恸哭， 与游湘萍作最后的
道别。 他们深知， 这不仅是对
游湘萍的不舍、 尊重和缅怀，
更是对生命的敬畏。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 她依
然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自己的

使命， 完成了最后一次 ‘救死
扶伤’。 捐献的器官， 将为那
些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患者带来

新的生机， 让他们有机会再次
拥抱美好的生活。” 龙山县人
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王厚

平在游湘萍完成器官捐献后的

遗体告别仪式上动容地表示。
“姐姐是个善良的人， 平

时对人、 对事都很热心， 捐献
器官能为其他人带去生的希

望。 我相信， 这也是姐姐愿意
的。” 游湘萍的妹夫向荣坤表
示， 家人希望通过另一种延续
生命的方式， 给所有关爱她的
亲人、 朋友、 同事留下念想。

据悉 ， 游湘萍捐献的肝
脏， 也同时通过中国人体器官
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 （简称
COTRS）， 已经第一时间移植
在了急需器官等待的一名肝衰

竭患者体内。
本报综合自新湖南·湘健

频道、 长沙晚报、 政法频道
通讯员 李钊 王耀磊

却给了 3 条生命新生

��� 9 年前， 我正式成为一
名临床护士。 6 年前， 我选
择成为一名重症护士 。 曾
有人问我 ： “在重症监护
室工作 ， 晚夜班多且工作
强度大， 你不觉得累吗？”
有时候， 身体上确实会累，
但每当看到患者因团队合

作得到成功救治 ， 因我的
细心护理而给他们带去温

暖， 内心就会深感自豪。
一天中午 ， 我和同事

吃完午饭后 ， 刚想坐下来
休息。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
声 打 破 了 病 房 的 宁 静 ：
“ICU 吗 ？ 这里是急诊科 ，
有一名呼吸衰竭的患者需

要转往你们科室 ， 请你们
医生来会诊 ！ ” 挂了电话
后， 我赶紧和同事做好相
应准备 。 几分钟后 ， 患者
被平车推入 ICU， 他是一位
瘦弱的老人 ， 面色青紫 ，
口唇发绀 ， 医生立即上了
无创呼吸机 ， 就在我准备
为爷爷戴好呼吸机时 ， 爷
爷带着情绪说 ： “我不想
戴着这个， 戴着不舒服。”

我赶紧跟爷爷解释 ：

“爷爷 ， 这个是救命
的， 如果不戴， 就得
往嘴里插根管子， 会
更不舒服， 您选择哪
一种呢？ 戴上无创呼
吸机时， 您只需要正
常的呼吸， 机子会跟
着您的呼吸节奏来呼

吸的。” 爷爷听罢， 乖乖地
戴好了呼吸机面罩 ， 配合
接下来的治疗。

在呼吸机辅助呼吸后，
爷爷的呼吸频率变得正常。
不一会 ， 爷爷指着嘴巴 ，
我问爷爷是不是口渴想喝

水了 ， 他点了点头 ， 我立
即给爷爷倒了杯温水 ， 他
喝了几小口后就不想喝了。
十多分钟后 ， 他脱下无创
面罩说 ： “要不你还是让
我老伴进来陪我吧 ！ 都说
住到 ICU 就很难出去 ， 我
怕 。 ” 听后 ， 我立马安慰
道： “爷爷您只要好好配
合我们治疗 ， 可以好转出
科的。 因我们科室的特殊
性， 不允许家属进来陪同，
但他们都在外面等着您

啦！” 爷爷听后， 握着我的

手说 ： “谢谢你 ， 小姑娘 。 ”
我笑着说： “这都是我应该做
的， 您放心， 您一定可以战胜
疾病。”

后面的几天， 我教会爷爷
缩唇呼吸、 吹气球来锻炼呼吸
功能， 陪着他从床旁坐着到下
床慢慢行走， 爷爷也很争气 ，
病情迅速恢复， 出科时他激动
地向我们说着 ： “谢谢 ！ 谢
谢！”

住在 ICU 的患者， 没有家
人的陪伴， 与他们朝夕相处的
就只有我们， 我们用各自擅长
的方式化解着患者的担忧和顾

虑， 用扎实的操作技术和温柔
的细语 ， 给予患者帮助与鼓
励， 让他们克服沮丧， 积极勇
敢地面对疾病。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护士 颜姣

周五， 如往常般到医院看诊， 此刻， 最让我开心
的莫过于黄婆婆的出现。 之前她离开医院时感激又不
舍的眼神，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个月前黄婆婆跌倒， 碰撞到右边大腿部位， 加
上年老骨质疏松症的影响， 造成股骨断裂。 考虑了手
术会带来的风险和问题， 黄婆婆和家人决定采用牵引
法治疗骨折， 排除了手术治疗。 黄婆婆也依照医生的
吩咐配合， 并在治疗后的几个星期内， 不断地运动两
边下肢。 医生也定时为黄婆婆进行 X光检查， 以确保
骨折部位不会走位。

黄婆婆住院时期， 护士、 实习生、 病房的工作人员都
非常喜欢她。 她为人简朴、 随和， 也不斤斤计较， 虽然年
过八旬， 还一直对年轻一辈不停地道谢， 说话也非常客气。

住了 4 个星期后， 医生为黄婆婆进行 X 光检验，
发现她的骨折恢复得非常好。 自然地， 黄婆婆也开始利
用支架帮助自己行动， 再过一个星期， 黄婆婆出院了。

出院后的 2 个月里， 黄婆婆很细心、 听话地依着
医生的吩咐自行进行物理治疗。 复诊时， 竟然能够用
单边手握的支架走路。 查看黄婆婆做的 X光， 我非常
开心地告诉她， 股骨骨折已复原得非常好了， 再过一
个月， 她可以完全不需要靠拐杖行走了。

医生常面对许多吹毛求疵的患者和家属， 任医护
人员如何尽心尽力都不能让他们满意。 当然， 对医护
人员有要求和意见是好事， 但是有的患者和家属所要
求的都是对自己有利， 对他们来说就是要医生———千

依百顺， 然后摆出 “顾客都是对” 的态度。 殊不知，
很多人往往忘记了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沟通条件： 聆
听、 尊重、 体谅与宽容， 这一点， 无论是对医生还是
患者， 都是一个道理。

重庆市万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中医师 王淼

��� 生命教育对每个人来说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面对肿
瘤疾病时， 死亡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复旦大学附
属闵行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侯芸华表示， 在对患者进行
一对一访谈时， 几乎所有患者在得知自己可能得了肿瘤
的那一刻， 都会想到死亡。

在医疗环境中， 谈论死亡仍然是避讳的。 例如，
“4” 这个数字经常被刻意回避， 住院楼中可能没有 14
层， 病房里也不会设置 14号床位。

“考虑到患者可能难以立即接受这样的概念， 我们
决定先从医务人员入手， 对医生和护士进行死亡教育。”
侯芸华解释道。 为此， 她想到了一种特殊的方式———
“死亡咖啡馆”。 这个概念最早由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
瑞塔兹于 2004年提出， 鼓励人们在一个温馨的咖啡馆
中， 一边品尝着咖啡和蛋糕， 一边自由地交流关于生命
和死亡的想法。 2011年， 全球首家 “死亡咖啡馆” 在伦
敦， 这个概念很快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 在参加了由
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策划的 “死亡咖啡馆” 活
动后， 侯芸华深受触动， 恰好闵行医院社工部的张昌英
主任接受了死亡咖啡馆带领人培训， 成为带领人， 他们
便一起精心策划并组织了一次专为血液肿瘤科医护人员

量身定制的 “死亡咖啡馆” 人文沙龙活动。
在活动中， 大家讨论了一个主题： “有质量的死亡”。

如果疾病带来的死亡无法避免， 作为患者， 他们希望能够自
主选择重大的医疗决策， 家人也能尊重自己的愿望。 然而，
现实中， 虽然患者在医疗过程中拥有选择权， 但这种权利往
往在传统文化观念和家庭伦理的影响下无法得到保障。

为了改变这个困境， 闵行医院血液肿瘤科进行了一
系列的需求调研工作， 经过与近 100位患者及家属的深
入访谈， 团队发现， 的确拥有疾病知情权与自主权是大
多数患者的真实诉求。

生命教育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 它要求我们全
面地认识和理解生命的起源、 成长、 衰老和死亡。 而
“死亡咖啡馆” 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 让人们可以在
这里自由地讨论和思考这些深刻的话题。

作者： 汪哲慧 来源： 中国广告杂志

———记我和 ICU爷爷的故事

完成“最后一次救死扶伤”后她走了


